
一件诈骗案的调查报告
1990年8月 18日　西安 ·长城丝绸厂
林龙发和刘杰生在黄洋陪 同 下逛 了 三天 ，

实在有 点憋不住 了 ，又找到了厂 内 。
林龙发开 门 见 山 说：“甄厂长 ，你这生 意

是不是不想做 了 ？不想做 ，我们就走人。”
甄宝珠说：“我说过 了 ，对你们有点信不

过。这样 吧 ，你可不可 以把你的 身份证拿 出来
我们看一看？”

林龙发说 “行”，刚 要掏 口 袋 ，又把手压
住了 ，说：“这么说 ，你真是不相信我？”

甄厂 长 说：“不是这个 话 。我们这里办什
么如今全要看 身份证 。没有 身份证 ，连旅馆也
不让你住哩。”

“ 你就是不相信我们嘛 ！给！”刘杰生从
口袋里掏 出 一张身份证 。

这是一 张 临时 身 份证 ，用 硬纸片作 的 ，公
章还算清晰，“廉江县公安局”几个字可 以辨
认出 来 ，章子把照片压 了 大半个角 ，看样子不
象伪造 的 。这 当 儿袁奎方和黄洋一起走进办公
室，大家象看稀罕物一样仔细看 了 ，却没有发
现破绽 。

实际上 ，这张 身 份证 的最末一位数是双数 ，
而按规定 ，男 性公民 的身 份证编号末尾是单数 ，
可惜伪造 身份 证和 看 身 份证 的这几个人全不懂
这个常识 。

甄宝珠便 说：“货是 一定要发 的 。我们厂
生产 的产品就是卖 的 ，卖给谁 不是一样？但我
们厂 小 ，手 头紧 。你们把货提走 了 ，要 是拖着
不付款怎么办？我 的意见 ，你们 回 去 一个人催
款，我们替你们买机票 ，款到就提货。”

刘林 二人低声 嘀咕 了 一阵 ，同 意 了 ，刘杰
生当 场留 下身份证 由 黄 洋去订机票 。

但刘 的 临时 身 份证在 西安不通行 ，西安 市
公安 局 有通 知 ，8月 15日 起 一 律使 用 标准 身份
证，临时身 份 证全部在 当 日 起停用 。

无奈 ，刘杰生乘8月 17日 的 火 车 回 去 “催款 ”
去了 。

这一等 一直 到8月 26日 ，刘杰生 回 来 了 ，带
来一张 面额为35万元 的支票 第一联 。

1990年8月 26日 （星期 日 ）西安长途电话局
甄厂 长却发现 那 张 支 票 上 的 帐 号 有 问 题 ，

第四 位 数 字 原 是个5，但那 一 钩连 了 上 去 ，象
一个6字 了 。当 即对林龙发说：“专 门 回 去汇款 ，
怎么会把帐号写错 ？这货 ，我们不能发 了。”

林龙发这一下也来 了 火 ，说：“你们这是
成心耍我们嘛 ！不发货 可 以 ，生意不做了 。但
合是 同 签过了 的 。你们撕毁合 同 ，要赔偿我们
的损失 费 。一 天按50元算，15天 多少钱 ，全赔 ！”

甄厂 长很冷静 ，等林龙发喊完 了 ，才说 ：
“ 可 以 。但你们也要赔偿我们 ，包括陪人费 ，

打包费 ，车票 费 。咱们就好好算一算这笔帐 。
帐不算清楚 ，你林科长就走不成！”

林龙 发 一下跳了起来 ，大 叫 道：“你们西
安人不地道 ！成心坑我们广 东人！”

甄宝珠一拍桌子 说：“你吵什 么 ！告 诉你 ，
这里 不是你胡搅 蛮缠 的 地方 ！要吵 ，咱们到派

出所去吵！”
林龙发转身就走：“他妈 的 ，老子不做这

笔生意了。”
但他一转 身 ，却见一个黑塔似 的大个子正

稳稳地站在办公室 门 口 ，正是副厂 长袁奎方 。
林龙发气得蹲在 当 地 ，掏 出 一根烟卷来抽 。

半晌 ，林龙发问：“你们说怎么办？”
甄厂 长说：“我们还是要做生意 。支票上

帐号写错 了 ，是你们的责任 。你应 该马上打长
途回 去 查 问 是 怎么 回 事 ，叫 他们 立 即 补 一 张
来。”又 叫 黄会计：“黄会计 ，你陪他到 电话
局去 ，直拨 。电话费我们厂里 出。”

等黄洋和林龙发一走 ，甄宝珠马上通知 出
纳员拿这张 支票 到开 户 银行去查问 一下 ，这种
情况银行 可否进帐 。与此 同 时 ，她让袁奎方做
好准备 ，一旦发生意外 ，立即带人把林刘二人
先拉到派 出所去 再说 。在西安 的 地盘上 ，不怕
他闹 上天去 ！

、 出 乎甄厂 长意外的 是 ：一 、林龙发果然打
了长途 电 话 ，在 电 话 里详细叙述 了 帐号 的失误 ，
要对方立即 到银行查实款项有 否汇走 ，并 设法
补救 。而 且接 电话 的 竟是对方公 司 的副总经理 ；
二、长城丝绸厂开 户 银行看 了那张 第一联支票
后说 ，支票 是真 的 ，按 目 前 的情况 ，那个5字 虽
然象个6，但 只要款项一到 ，进帐是没有问题的 。

这么说 ，这个林龙发和刘杰生是成心要做
这笔生意了 ？她甄宝珠疑心太重 ？

林龙发到 了厂 里 ，迎头就截住 了 黄洋 。一
见面 ，林龙发就说：“这笔货我们不要 了 ，你
们也不要发货 了 。我们马 上 电 话通知廉江银行
拒付。”

问他为什么 ，他说：“你们厂长太欺侮人
了！我就不信除了你们厂 买不到绸子 ！这 口 气
我们咽不下去！”

1 990年8月 26日 上午10时　西安 ·未央招
待所206室

黄洋来到 门 口 。
他是奉甄厂长之命来请林 、刘二位去临潼

逛兵马俑 的 。因 为银行说支票 可 以进帐 ，甄厂
长和袁副厂 长反复 商 量 ，觉得这一 笔大生意实
在不可不做 。厂 里 已 有三分之二 的 工 人停工放
假在家 ，工厂 的 前途相 当 可悲 了 。还是拖住这
两个人再等几天 ，等款子一到 ，立即 发货 。

黄洋是个谨慎而又懂礼貌的 中 年会计 ，他
来到206室 门 口 ，门 虽 然 虚 掩 着 ，他却并没
有推 门 而 进 ，仍 旧 按 习 惯抬起 手 来 轻 轻敲了
两下 。

门里有人说：“进来！”是林龙发的声音 。
黄洋推 门走进去 。
门一推开 ，黄洋看见林龙发斜靠在床头上 ，

叼着 一 支烟 ，刘杰生坐在写字台前 ，一 回 头见
是黄洋 ，连忙把正在写的什么东西往抽屉里一
塞，随即关上 了抽屉 ，看神 色 ，似乎有些紧张 。

黄洋心 中 一 动 。但他未露声色 ，坐下 ，说
明自 己 的来意 。他说 ，厂 长要他来表示歉意 ，
他代表厂方邀请二位 去临潼参观秦始皇墓的兵
马俑和杨贵妃出 浴 的华清池 ，请问二位可有空 ？

林龙发说：“不玩了 。你们说话不算 话！”
黄洋说：“不能这样说 。我们一个工厂 ，

全厂百 十 号人指望这些丝绸 产 品吃饭过 日 子 ，
不见钱 当 厂长的 当 然不放心。”

林龙发说：“不放心？不
放心你就雇 上 三辆车 ，前 后 车
上架 上机关枪 ，你们 的货 咚 咚
咚一 直 开 到我们广 东 廉 江 县 水
果公司 大 门 口 去！”

黄洋 笑 了：“货还 是 要 卖
给你 的 嘛 ，否 则 ，厂 长怎么 叫
我来陪你们去玩哩？”

这一 笑 ，气氛缓和 了 下来 。
刘杰生拉开 抽屉 说：“既

是这样 ，我们这份 电 报就不发

了。＂
原来 他 刚 才 慌慌 张 张 塞 进 抽 屉 的 是 一 份 电

报搞 ，电文是这样拟的 ：
廉江 县水果 （集 团 ）公 司 经理叶×X西安长

城丝 绸厂条件苛 刻故不再进货请速派张 至湛江 市
进货以便9月 5日 如期交货林

黄洋 一 看 ，心里有 点急 ，便说：“你咋能这
样弄 事哩 。我们厂 可 是诚心诚意 同 你们公 司做这
笔生意的 ，你发这个 电报做啥？”

刘杰生淡淡一笑 ，说：“既是你老 黄这么说 ，
这个就——”随 手把 电报纸捏成一 团 ，扔进 沙发
边的痰盂 里 。

黄洋把这 一情况赶快给甄 、袁二位厂长 回报
了。分析下来 ，这件 事似不是假 的 。因 为他们不
会料到黄 洋在这时候赶到他们歇脚 的招待所 去 ，
而刘 杰生 当 时 一 见到黄 洋推 门进来时 的那 一 副景
相也绝不是装 出 来 的 。因 此断定 ：此 二 人不是在
设骗局 。至 多 是想推迟付款就是 。既如此 ，这货
还是卖给 他们 。何况银行说那支票 是 可 以进帐 的
哩。

于是重新谈判 。
这一次进展很快 。
1 990年8月 28日 下午二时许 （星期二 ）西安

· 长城丝绸厂门 口
一辆乳 白 色 日 本产加长三菱货车 正在紧 张地

装货 。这辆货 车 是低车帮 ，车 上有篷布 ，一 共装
了价值321532.92元 的65927.9米各类 丝绸 。车主
姓牛 ，雇 了 一 名 司 机姓殷 ，姓殷 的还有 一个助 手
姓严 。车 主小 牛 自 己 不 会 开 车 。

甄厂 长 三 对面讲好 了 ，司 机不 见甄厂 长本人
的面 ，不 得 卸 货 ，由 林 龙 发 跟 车 押
货；而刘 杰 生 却作 为 “人 质 ”与 甄
宝珠 、黄 洋 一 起 坐 火 车 南 下 ，以 便
到廉 江 县 银 行 查询款 确 已 汇 出 后 面
告司 机卸 货 。因 为 林龙 发 再 三 强 调
这一批丝 绸必须 在9月 5日 以 前 交 到
货主 手 上 ，双 方 想 了 这 一 个 可 以通
融的 方 案 。

下午 四 时 ，三 菱 车 向 东 出 发 了 。
（ 二 ）

（ 未 完 。请 注 意 下 周 二 连 载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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贾平 凹 吃 搅 团
刘羽 升

大约 是 五 年 以 前 ，一个春
寒料 峭 的 午 间 发生 的事 。那天 ，
我正 在 自 家热炕上 暖着 身 子 ，
透过 玻璃 望着 窗外漫 天 飞 舞 的
雪花 。门 帘 一动 ，闪 进 一 群人
来。为首 的 是 比我小 二 十 多 岁
的忘 年 交 、作家 白 描 同 志 ，之
后的 一 个也 不 认 识 。我急忙 下
炕穿 鞋 ，准备招待 客人 ，白 描
顺便 逐 一 介绍 道：“这位 是贾
平凹 同 志 ，这位 是和谷 同 志。”
还有 一位 女 的 ，是湖 北作 协来
的，我 已 忘记 了 她 的 芳 名 。他
们个个 身 着 毛料黑 呢大衣 ，手
插在衣袋里 ，向我点头微笑 。

贾平 凹 ，名 闻全 国 ，妇 孺
皆知 ，和 谷 也 是我久 已 仰慕 的
作家 ，只 是 没 有 机会 见 面 罢 了 。
今天 不请 自 来 ，教 我喜 不胜 喜 ，
一时 竟 不 知 说什 么是好 ，想不
出合 适 的 话 来 。白 描 见我有 些
激动 ，微微 一 笑 ，说：“明 天
省作 协在 永 乐 店 举行 笔 会 ，我
们几 个 都 来 参 加 ，顺便 望 望您
老，尝尝咱家 的搅 团。”

“ 搅 团？”我 顿 时 茫 然 起
来。搅 团 是 用 玉米 面 做 的 ，是
我们这 里最 差 的 饭食 ，一 碗值
不得 几 分 钱 ，有什 么 好 吃 的 ？
不要 说 是 待 客 ，连 我们 自 己 也
早已 不吃 了 。白 描 望着我疑惑
的眼 神 ，解 释 道：“这 是平 凹
的提 议。”作 家们微微笑 着 ，
不约 而 同 地 点 头 ，表 示确 是 真
的。

我明 白 了 。平 凹 是陕南丹

凤县人 ，那里
盛产包 谷 ，搅
团怕 是 他 们
家乡 的 主 要
饭食 。来西安

多年 ，该 是想起 了 家 乡 的 父 老兄
弟，亲姊热妹 ？

于是 ，我 喊 来 儿媳 高 艾英 。
我对 艾 英 说：“白 描你 认 识 ，这
三位 都是作家。”我特别 指着 平
凹对她说：“你看过 电影《野 山》，
这位就 是 《野 山 》的 原著作 者 贾
平凹 ，他 要 吃咱 家 的搅 团。”艾
英猛地一 惊 ，吐 了 吐 舌 头 。我知
道她有 怀 疑 ，又 肯 定 地说：“是
真的 ，你就去做吧？调和要齐全 ，
汤要香。”

我们开 始 交 谈 起 来 。我对平
凹说起我对他的散文《一匹骆驼 》
的看 法 ，他却 微微 一 笑 ，不置可
否，弄 得 我有 些 尴尬 ，屋 里 的空
气顿 时 有 些发凉 ，白 描就插 话 ，
说平 凹 正 研 究 《易 经》，算卦相
当准 。这一 来 调起 了 他 的 兴 趣 ，
要我 说 生 辰八 字 。为 了 助 兴 ，我
说了 ，又 伸 出 手 掌 。我想 平 凹 的
算卦 怕 也 是玩 的 ，他 可能 是通过
这种 方 法 向 社 会 作 调 查 ，来 了 解
各种人 的 内心世界的吧 ？

当时 平 凹 给我算 了 些什 么 ，
如今 我 一 个 字 也 说 不 出 来 了 ，只
记得 他 问 我 “准 不 准”，我都 一
一点 头 ，表 示所 说 无 误 。就这样
我们谈着笑着 ，直 到搅 团端来 。

瓷盆 里 的 汤 翻 滚 着 ，冒 出 缕
缕热气 ，还放 出 羊 肉 的 香味 。用
羊肉 熬 汤 吃搅 团 ，这在 我们家还
是第 一 次 ，为 了 这些 贵客 ，说不
定，儿媳为 此 还 冒 雪 跑 了 一 趟 市
场吧 。

各人 浇上 热 汤 ，调 上 调 料 ，

开始 用 饭 了 。平 凹 、和 谷 、白 描
和我 都 是 吃搅 团 的 内 行 ，将搅 团
用筷 子 一 疙 瘩 一 疙 瘩 夹开 ，一 边
吃着 ，一 边 品 味着 汤 ，唯 那湖 北
的女 作家 不懂 这 方 法 ，只 是 用 筷
子向 嘴 里 刨 。也 许 还 是辣椒生 姜
调得过 多 的 缘 故 ，不 多 时这位 女
作家额 角 便沁 出 热汗 ，继 则 如 溪
流一般 ，从面颊 、耳旁顺流下来 ，
脸也红 得 象 公鸡冠 子 ，惹得大家
都哈哈大笑 。

四时 许 ，雪停 了 ，我送作家
们出 去 ，大家都夸搅 团 香 。我特
意问 平 凹 ，他 也 点 头 说 不错 。在
一片赞扬声 中 ，我分外惬意 ，想 ，
说不 定 什 么 时 候 中 国 文学 史 上 还
会出 现 一 笔 贾 平 凹 在 我家吃 搅 团
的事哩 。

真是 大 出 所 料 ，约 两 个 星 期
后，泾 阳 的诗
人马 林 帆 对
我讲 ：贾 平 凹
说你 家 的 搅
团并 不好 吃 。
一句 话 把 我
说得冰凉 。该
不是 林 帆 同
志故 意 开 玩
笑吧 ，但看那
认真 的样 子 ，
我有 些 相
信。后 来 我
专门 问 白 描 ，
他说 ：“只
是随便 谈 谈 ，
没有 什 么 意
思。”这 却 证
实了 平 凹 真
的说过 。

说老 实
的，那 天 的

搅团 我 也 觉 得 挺 好 ，为 什 么 平
凹当 面 说 好 ，背 地 否 定 呢 ？我
绝不 相 信 平 凹 是 个 伪 君 子 、表
里不 一 的 人 ，但到底是什么原因 ，
谜底 几 年 都 没 有 揭 开 。我 常 常
记着 这 件 事 。后 来 听 人 说 ，陕
南的苞米 是 一 年 生 ，二 、三 月 下
种，十 、冬 腊 月 收 获 ，而 我 们
泾惠 渠 流域 的 只 长 一 百 来 天 ，生
长期 短 了 ，自 然 没 有 他 们 那
里的好 吃 了 。于 是感到一种 内疚 ，
觉得 错 怪 了 平 凹 ，甚 至 还 怀 疑
起他 的 为 人 来 。又 于 是 ，我 在
自己 的 心 里
也悄 悄 地 向
他道歉过 了 。
当然 ，这些 ，
他是 全 不 知
道的 。

搅团 补 记 周矢

1991年12月 28日 晨 ，刘 羽升送 《贾平 凹吃搅
团》一稿 ，读后 ，觉得不错 ，意欲发稿 。恰逢兴
平县秦岭 电气公司邀我与平 凹 一起讲文学课 ，时
间也在此 日 ，我便带此稿请平凹过 目 。

1 1时 ，车到报社接 ，平凹在车 中候我 。车行
时，他便读稿 ，读到后来 ，笑 了 。说 ：这吃搅 团
的事 ，是有的 ，文 中 说有位湖北女作家 ，是作 者
记错了 。我印 象 中好 象是西安 的杨小敏 ，或者是
安康的张虹 ，不是湖北 的 。省作 协开 笔会 ，外省
的作家不 该来 。开 笔会也有你 ，是吧？又 说：“在
我的印象 里 ，好象没有 说过他家 的搅 团 不好吃。”

我笑道：“马林帆可不是说谎的人。”
平凹也笑 了：“也 许说过吧 。我现在想 ，搅

团这东 西 ，一定要素吃 ，最好是浆 水菜 ，再不济 ，
也要酸菜 。这位刘老师的 儿媳太要好 ，用 了羊 肉
臊子 。你想想 ，红烧 肉就米汤 ，哪有咸菜就米汤
过瘾 ？这是一个道理 。请你写个补记 ，就把我这
个意思写了 ，算是解释吧。”

于是我如实记于车上 ，是为补 。


